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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人的笑声以文科实验楼模拟法庭教室为原点向周围荡漾开去，挂于教室正前方的国徽此时仿佛也一改平时的庄严，跟着这些年轻人一起眯起了眼睛，嘴角上翘……
这就是《法律方法论》的课堂，每周四18点到21点笑声都会在此如约而至，给夜色朦胧的校园增添一缕亮丽，再吸引一下刚巧路过这里的老师、同学们那充满疑惑、好奇的目光。
“冷血班级”
开课第一周，刚入学的我们对法学院的老师、同学充满新鲜感，非法学的本科背景让我们对法律的系统学习向往热切，大家求知欲旺盛，百余名同学把模拟法庭教室装得满满登登，前面的位置要提前占座才能得手。
温文儒雅的侯学宾老师手持麦克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二百多只眼睛投来的目光，精神抖擞，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其影响，将晚间上课常来打扰我们的瞌睡虫早早赶跑。法学院的老师都是这样，几个小时的大课，从头站到尾，除非需要操作电脑。院长给我们上课也是一样。有一次李国强老师带病上课，给我们道歉后才坐在讲台的椅子上。不过，也有例外，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杨帆老师，站着讲着讲着，自己就坐到桌子上面了，让我们感受到了域外范的激情。
为了调动课堂气氛，侯老师就人身损害赔偿“同命不同价”的司法解释是否合理让大家发表看法。让同学站起来表达之前老师做了一个调查：“认为合理的请举手。”老师说。
我猜老师希望通过这个调查将班级同学分成观点针锋相对的两组，在接下来表达观点时形成针尖与麦芒的激辩。
刷，坐在前排的我举起了手，附近的人几乎都把手举了起来。我为自己的选择点赞，因为我能感觉到持此观点队伍的庞大。
“认为不合理的请举手。”老师又说。我之前的猜测正在得到验证。
我周围没人举手。我向讲台方向看去，老师面露异样神色，他身体稍稍前倾，脖子向前伸展，左手放在胸前，恰到好处的使麦克处于发挥它功用的位置，右手抬起，食指伸直，其余四指蜷着，开始查人数。老师身体还向左晃一下，向右晃一下，好像在努力寻找什么似的。我转过头去，看向教室后方，偌大的空间只有几只手在孤寂地举着。
“1、2、3、4、5、6、7。”数完，老师面露无耐。老师原来精细计划的势均力敌对垒变成一边倒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额……”他停顿了一下，“我教了这么多年法律硕士，第一次遇到你们这么‘冷血’的班级。”
“哈哈哈……”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班级，得到了一个“无情”的评价大家居然都笑得这么开心。
讲台上的老师也笑着……
老师“胆小”
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星期四晚上，模拟法庭教室灯光通明，《法律方法论》如约开课。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起初的那种新鲜感开始在同学身上褪去，大家在交往中不知不觉就找到了“同类”，上课时多与自己的“同类”坐在一起。
讲台上的侯学宾老师穿着休闲西装，配着同一色系的裤子，更显儒雅。休闲西装真是老师上课不错的选择，既避免了穿着太正式使课堂多显严肃，又避免了穿着太随便让学生觉得不受重视。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播放的课件，老师让同学把讲台一侧的灯关掉。好在讲台上还有投影幕发出的光，否则老师就被黑暗吞噬了。
老师讲了一个案例：一家装修公司在给一对小夫妻的新房装修时，其工人在新房中自杀。老师提问：“这对小夫妻能否向该装修公司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下面鸦雀无声。“谁来说说想法？”见无人应答，老师站在黑暗中充满期待地又问了一句。还是无人应答。“怎么了这是？过了一个假期你们变化怎么这么大呢？”老师满是无奈。小时候无所畏惧，亲戚让跳一个无论在哪小朋友都能翩翩起舞，等上了初中，无论亲戚再怎么让跳，都不会随便跳了，变得扭扭捏捏。同学们可能是新鲜感过了之后瞬间长到扭扭捏捏的阶段了。
见还无人应答，侯老师引导道：“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很显然这种死过人的房子大家都不愿意住。”老师说到这里顿了顿。“咱们吉大也有不少宿舍是空的……”
“啊？！——”一改鸦雀无声的状态，老师还没讲完，同学们非常大的惊呼声就爆发出来。包括我在内自然地把老师说的空宿舍和案例中的吊死人联系在了一起，完全没听老师接下来的表述。
老师停止了讲话，咳嗽了一声，仿佛在定神：“你们‘啊'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身后飘来了什么东西。”说着还向黑暗处看了一眼。
“哈哈哈……”同光明一样对黑暗具有杀伤力的，应该还有笑声吧。
比无可比
作为全国排头的法理学学科，学院师资力量豪华。《法律方法论》除了侯学宾老师给我们授课以外，钱大军和李拥军老师也是这门课的授课一员。
李拥军老师个子不高，在给我们上第一次课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他曾经学过相声。李老师如果走演艺道路，我想应该不输给小岳岳，因为每次听他的课我都想笑，不知道为什么，心情特别好。
一次周四晚上，给我们讲类比推理，他说要给我们举了例子。
李老师：“我要讲个例子，这个例子不是真的。学校分房子，没分给我，分给钱大军了，我去找房产科。”
（说到这里，李老师顿了顿。）
李老师：“这个例子不是真的。”
（哈哈哈，我在心里笑开了，可能真得不是真的，怎么听到这里它这么像真的呢？）
李老师：“我和钱大军条件差不多，为啥给他分房子不给我分？”
房产科：“钱大军是博士。”
李老师：“我也是博士。”
房产科：“你也是博士啊。钱大军是教授。”
李老师：“我也是教授啊。”
房产科：“你也是教授啊。那钱大军当过科研秘书。”
李老师：“我也当过科研秘书啊。房产科的同事为难了，房源不够怎么办？他看了看我，说：‘钱大军1米86。’”
李老师：“……”
“哈哈哈……”拿自己的劣势坦然地说笑，是真正的自信和强大。

这些故事不能算是“老”故事，它发生在我入学的2015年，算起来不到三岁，但它已经成为法学院历史的一部分了，总有一天它会变成老故事，就像我总有一天要离开法学院一样，无法改变。现在的我已经从故事中的新生变成毕业生了，还没离开，就已想念，并不是因为长春的气候有多么好，吉大的校园有多么美，而是因为在这里遇到了很多人，让我的情在这方土地扎下了根……

